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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
方
桂
博
士

字
方
桂
，
山
西
昔
陽
人
，
民
前
九
年
生
，
清
華
學
堂
擧
索
，
接
署
赴
其
入
密
欺
根
大
學
，
痰
語
言
學
學

/'

I_

I 

士
，
再
入
芝
加
寺
大
學
得
語
宕
學
博
士
，
並
在
哈
佛
大
學
研
究
。

I,

!

', 

民
國
十
八
年
，
他
回
國
t
P被
中
研
院
歷
史
語
言
研
完
所
羅
致
任
硏
究
員
，
接
湝
，
曾
先
後
任
赦
耶
魯
大

,

1 

學
、
燕
京
大
學
、
哈
佛
大
學
、
華
盛
頓
大
學
、
臺
澇
大
學
、
措
林
斯
頓
大
學
及
夏
威
夷
大
學
。

. 

他
是
中
央
研
究
院
院
士
，
也
是
我
固
人
文
科
學
現
代
學
術
的
拓
荒
者
，
他
與
趙
元
任
同
為
語
言
學
不
面

,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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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
大
師
，
趙
元
任
被
芋
為
漢
語
語
言
學
之
父
，
而
李
先
生
是
非
漢
語
語
言
學
之
父
。
為
中
國
這一
代
桓
具
啓

，

涑
：

d

痊
性
廷
柑
的
名
學
者
。

非
漢
語
語
言
學
之
父

胡
有
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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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攝惠郭）彩近婦夫士博桂方享

「
天
下
的
學
間
，
總
得
要
有
人
去
研
究
」
，
就
是
這
個

理
由
，
使
得
李
方
桂
博
士
在
語
言
學
研
究
的
範
晦
中
，
堅
守

了
一
甲
子
。

語
言
學
，

是
一
門
新
興
而
冷
寂
的
學
問
，
可
是
，
在
李

博
士
的
心
目
中
，
這
門
學
利
不
僅
富
趣
味
，
更
具
意
境
。

一
甲
子
l
|

l

六
十
年
的
研
究
生
涯
，
眞
是
段
漫
長
而
又

艱
辛
的
人
生
道
路
。

對
這
段
艱
辛
歲
月
的
最
好
詮
釋
，
該
是
一

九
七
三
年
三

月
廿
七
日
在
美
魯
格
斯
大
學
演
講
會
上
，
李
培
德
對

他
的
介

紹
了
…
…「

李
敎
授
是
當
代
多
才
而
又
廣
博
的
語
言
學
家
，
他
一

九
二
六
年
在
密
歇
根
大
學
修
完
本
科
後
，
對
語
言
根
發
生
興

趣
，
就
轉
到
芝
加
哥
大
學
兩
拜
名
門
於
沙
披
爾
及
花
田
二
大

師
名
下
，
在
此
，
他
鞏
固
而
精
深
的
奐
定
了
語
言
學
赧
礎
。

以
後
數
十
年
他
孜
孜
不
倦
，
時
常
刊
號
荒
的
地
區
作
田
野
工

作
，
譬
如
他
初
次
遠
征
就
是
到
加
州
和
加
拿
大

北
部
調
查
紅

印
地
安
人
的
語
言
，
兩
個
月
的
光
泵
，
他
每
天
只
能
吃
到
土

人
送
他
的
魚
，
以
及
他
自
己
帶
去
的
已
經
半
壞
的
鷄
蛋
來
充

饑
。
半
個
世
紀
過
去
了
，
他
對
於
魚
和
鷄
蛋
至
今
都
沒
有
好

感
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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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他
在
四
J
l
i
調
査
時
，
曾
爬
過
索
橘
，
這
種
橋
是
用
細
竹
編
成
索
子
，
架
右
兩

山
之
巔
而
又
下
臨
萬
丈
急
流
的
岷
江
，
要

手
足
並
用
才
能
衝
過
天
險
！

爲
了
獲
取
原
始
資
料
，

他
常
常
霏
要
經
歷
過
這
種
艱
苦

的
生
活
同
驚
險
的
歷
程
。

「
總
計
他
下
過
工
夫
的
有
古
代
德
文

、
古
代
英
文
、

拉
丁
文
、
法
文
、

高
加
索
文
、
梵
文
同
印
歐
語
言
等
，
他
作
過
調
査

的
有
，
紅
人
及
西
南
島
、

雲
對

一
帶
的
僮
人

、
擺
夷
、

泰
國
各
種
語
言
，
一
直
兒
到

了
中
國
方
言
和
上
古
音
蹈
學
方
面
，
所
以

我
稱
他
是
一
位
多
才
而
又
廣
博
的
語
言
學
家
。

」

這
段
描
述
，
道
盡
了
研
究
語
言
學
歷
程
的
艱
苦
，
也
說
明
了
李
博
士
在
語
言
學
因
所
擁
有
的
成
就
。

今
年
的
五
月
，
李
博
士
挽
滔
夫
人
的
手
，
雙
雙
快
快
樂
樂

的
囘
到
麥
北
。

运
廿
年
來
，
他
們
夫
婦
對
噩
北
有
無
盡
的
依
戀
，
時
時
囘
來
不
說
，
這
次
竟
打
算
囘
來
長
住
一
年
，
「
囘
來
，
可
餌
熱
閽

」

，
兩
夫
婦
都
笑
謎
了
眼
。

在
他
倆
囘
來
的
第
二
天
，
我
就
急
急
地
去
找
這
兩
位
慈
祥
的
裴
老
聊
天
，
李
博
才
傕
雅
如
茵
，
李
師
母
活
潑
依
然
，
從
語

言
學
、
做
學
問
、
食
美
食
｀
唱
崑
曲
．
：
眞
是
好
好
地
暢
談
了
一
番
。

那
辛
苦
的
三
十
年

李
博
士
說
，

這
次
囘
來
，
一
方
面
是
退
休
了
，
要
過
過
憩
適
的
生
活
，
同
時
，
也
要
滔
手
整
理
放
在
中
央
研
究
院
裏
的
責

州
方
言
資
料
。

．

說
起
這
些
資
料
，
正
是
三
十
三
年
前
，
他
爬
索
橋
，
過
天
險
所
採
梨
來
的
。
說
起
這
些
當
年
事
，
李
搏
士
已
忘
記
了
昔
日

的
辛
苦
，
思
鍺
迴
涕
在
三
十
年
的
悠
悠
歲
月
中
，
只
有
陶
醉
，
只
有
收
成
的
花
樂
。

他
說
：
「
民
國
三
十
年
，
我
和
張
琨
(
中
研
院
院
士
)
決
定
到貴
州
東
南
部
二
布
,
搜
集
黑
苗
丶
峒
家
丶
水

家
等
的
語
言

査
料
，

一
共
去
了
三
個
月
，
那
帶
地
方
難
走
，
那
段
日
子
也眞
苦
。
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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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
時
，
正
是
苗
變
之
後
，
他
從
資
腸
坐
車
到
獨
山
，
再
從
獨
山
乘
滑
竿
到
一
個
小
縣
分
，
再
坐
船
到
溶
江
。

他
說
：
「
那
個
小
縣
分
是
眞
小
，
也
窮
苦
得
很
，
我
永
遠
記
得
，
站
在
縣
衙
門
口
，
就
可
看
消
整
個
縣
城
的
一
切
。
」
小

縣
城
的
禁
色
他
是
歷
歷
在
目
；
可
是
，
縣
名
他
就
怎
麼
也
想
不
起
來
了
。

已
經
是
三
十
年
前
的
蓓
事
，
可
是
，
對
乘
船
到
溶
江
的
沿
途
情
景
，
李
博
士
一
些
也
忘
不
掉
，
而
且
對
當
年
沿
途
中
的
點

點
滴
滴
還
津
津
樂
逾
不
已
。
他
說
，
那
種
船
窄
而
長
，
可
坐
三
、
五
個
人
，
舵
手
都
是
苗
人
，
水
很
洩
，
船
走
得
輕
而
疾
，
時

時
可
以
聽
見
水
中
石
頭
磨
船
底
的
竪

－音
，
尤
其
是
船
行
在
湍
流
時
，
就
如
箭
般
的
飛
馳
。

從
溶
江
｀
到
黎
平
、
又
到
柳
州
，
一
面
走
、
一
面
訪
，
「
那
一
帶
地
方
沒
有
旅
館
｀
也
沒
有
小
店
，
晚
上
只
有
借
住
在
人

家
中
，
在
飯
桌
上
打
舖
這
是
常
事
，
白
天
，
也
就
只
有
隨
便
地
買
些
吃
食
。
」
「
那
段
日
子
眞
辛
苦
」
，
李
太
太
憐
惜
地
爲
李

博
士
作
註
解
；
「
他
囘
來
時
，
帶
了
一
大
堆
的
資
料
，
可
是
，
也
長
了
滿
身
的
蝨
子
。
」

這
些
泮
和
着
汗
滴

丶
蝨
子
和
辛
苦
帶
囘
的
資
料
，
在
李
敎
授
這
一
生
的
研
究
中
，
都
是
極
有
用
、
極
珍
賁
的
：
「
我
一
直

利
用
着
，
一
直
到
現
在
都
是
有
效
的
綦
本
材
料
。
」

去
年
，
他
整
理
這
些
査
料
，
完
成
了
一
部
「
泰
語
研
究
」
，
這
次
，
他
打
算
埋
首
在
中
研
院
研
究
室
中
，
整
理
：
分
析
'

然
後
編
出
一
本
小
字
典
，
供
將
來
研
究
這
部
分
語
言
學
的
人
作
參
考
。

在
昔
日
的
那
段
採
集
生
涯
中
，
他
的
尼
履
遁
及
東
南
没
陲
各
地
，
廣
西
、
雲
南
、
賓
州
…
…
他
全
走
遍
了
。

「
語
言
」
，
怎
樣
採
集
呢
？
那
天
，
我
極
好
奇
地
打
聽
涪
。

他
說
：
「
我
們
到
了
一
個
村
落
，
就
在
民
家
住
下
來
，
有
時
一
住
就
十
來
天
，
我
們
請
他
們
來
，
請
他
們
唱
一
段
歌
，
他

們
唱
，
我
們
就
記
錄
。
」

記
錄
的
技
巧
是
，
先
錄
下
來
，
再
照
原

樣
唸

一
遍
給
唱
者
聽
，
有
不
對
的
改
，
不
懂
的
問
。
「
常
常
，
整
首
歌
唸
完
，
全

首
歌
的
意
思
全
出
來
了
。
」

「
分
析
一
首
歌
，
並
不
是
一
件
簡
單
的
事
，
因
爲
，
歌
通
常
不
是
直
接
在
敍
述
一
件
事
，
就
像
詩
經
一
般
，
人
們
的
解
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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語
言
學
的
甘
與
苦

，
有
時
並
不
能
完
仝
抓
住
原
著
者
的
眞
正
心
意
。
」

在
這
種
情
況
下
，
李
先
生
說
，
他
對
峒
家
、

水
家
等
歌
謠
的
解
釋
，

只
是
一
稚

「
暫
時
性
」
的
，
也
許
將
來
有
人
會
了
解

更
多
，

會
作
修
正
。

幽
默
的
李
博
土
，
朗
盛
的
笑
淆
說
：
「
我
常
說
，

詩
經
有
毛
傳
，
我
作
的
是
李
傳
。
」

對
卽
將
出
版
的
「
李
傳
」
，
他
是
興
味
無
窮

，
他
說
，

整
理
出
版
，
至
少
將
來
再
有
人
研
究
時
，
可
作
參
考
資
料
。

他
曾
這
樣
說
過
：

「
我
立
志
學
語
言
，
這
表
示
，

我
既
不
想
做
官
，
也
不
想
發
財
，
而
且
述
得
天
下
英
才
而
敎
育
之
樂
趣

邰
沒
有
。
」

「
研
充
語
言
學
，

表
示
所
做
所
行
，
全
是
些
沒
有
野
心
的
工
作
。
」
他
強
調

，
唯
有
「
興
趣
」
才
是
這
行
研
究
者

必
具
的
原
則
。

其
裳
，
在
消
華
唸
苫
時
，
李
埤
士
誼
的
是
翳
預
科
，

結
果
，
到
了
美
國
，
發
現
自
己
對
拉
丁
文
、
德
文
有
興
趣
，
再
想
想

，

唸
醫
質
在
是
太
苦
了
，
不
如
轉
學
語
言
，
「
沒
想
到
，

這
一
轉
，
就
轉
了
一
生
。
」

他
說
：
「
語
言
學
是
一
種
理
論

，
而
不
是
去
說
某
一
種
話
，

而
且
，
語
言
學
有
很
多
基
本
原
理

、
原
－
音
、
待
研
究
，
與
我

們
的
說
話
是
無
膈
的
。
」

至
於
語
言
學
的
範
圍
在
那
裏
，
有
次
，
李
博
士
作
了
這
樣
的
解
說
：

「
大
體
說
來
，

一
門
學
問
的
範
圍
很
難
加
以
斷
定
，
因
爲
範
圍
會
菡
學
問
的
演
變
而
增
加
擴
大
，
我
們
只
能
如
此
說
·
·
與

語
言
有
剁
的
學
問
皆
稱
爲
語
言
學
，

其
中
包
括
語
言
的
磬
－
音，
文
法
、
－
音
調
，以
及
各
地
的
方
言
，
語
言
的
歷
史
與
民
族
文
化

和
心
理
學
等
，

因
此
，
它
的
範
圍
極
廣
，
單
拿
其
中
的
語
言
學
來
說
，
各
種
語
言
皆
有
它
不
同
的
聲

1音
，
語
言
學
家
爲
了
系
統

化
地
研
究
其
各
有
的
特
質
，
有
人
用
電
子
傣
器
側
出
某
種
語
－
音
的
性
質
、
磬
音
的
大
小
可
－
音
程
，
有
些
學
者
遠
專
門
用

X
光
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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喉
嚨
的
動
作
，
瘠
看
某
瘟
音
該
如
何
發
出
來
，
像
這
些
涉
及
語
言學而
使
用
科
學
的
事
情
，
也
應
列
入
語
言
學
筒
圍
。
」

語
言
學
，
對
人
類
的
生
活
有
多
少
的
幫
助
。
他
的
解
釋
是
：

「
任
何
一
門
學
問
對
人
類
的
生
活
有
什
麼
幫
助
箕
在
難
說
，
當
然
，
如
果
懂
得
語
言
學
的
原
理
，
那
麼
在
語
言
敎
學
上
有

極
大
的
范
助
，
現
在
各
國
之
間
的
外
交
關
係
日
漸
頻
緊
，
需
要
的
外
交
人
員
也
日
盆
增
多
，
一
般
人
只
注
電
學
習
英
｀
法
｀
德

及
西
班
牙
等
較
熏
要
國
家
的
語
言
，
有
許
多
小
國
家
的
語
言
却
爲
人
們
忽
視
，
譬
如
懂
越
南
文
、
泰
文
，
以
及
非
洲
各
國
文
字

的
人
比
較
少
，
其
貲
耽
外
人
員
到
了
他
國
，
不
會
說
當
地
的
語
言
，
一
來
心
境
很
苦
，二
來
消
息
不容
易
得
到
，
因
此
，
要
深

入
了
解
當
地
的
情
形
，

學
習
當
地
的
語
言
是
入
門
訣
竅
，
而
語
言
學
家
正
有
助
於
這
種
人們
對
語
言
的
學
習
。

「
再
從文
化
、
歴
史
上
的
觀
叱
來
看
，
如
果
獲
得
原
始
査
料
，
則
非
要
懂
得
一
國
的
語
言
不
可
，
譬
如
，
看
英
文
本
的

E
f

本
歷
史
，
那
麼
你
的
眼
光
就
受
到
英
美
人
對
日
本
歷
史
的
看
法
，
只
有
懂
得日
本
人
所
寫
的
日
本
歷
史
後
，
才
會
有
全
面
而
深

入
的
了
解
、
綜
合
言
之
，
語
言
學
家
協
叻
人
們
學
習
語
言
，
而
學
習
語
言
後
所
帶
來
的
成
果
卽
對
人
類
生
活
的
影
嚮
°
」

硏
究
語
言
學
，
最
軍
要
的
是
要
採
集
第
一
手
的
資
料
，
「
現
在
的
科
學
研
究
，
注
熏
第
一
手
的
査
科
，
如
果
不
去
實
地
調

查
，
則
無
法
痰
得
第

一
手
資
料
，

沒
有
新
資
料
就
無
法
產
生
新
見
解
，

繼
而
無
法
作
研
究
。
」

他
說
，
對
語
言
學
的
研
究
，
査
料
的
搜
集
太
直
要
了

，

「
世
界
有
數
千
種
的
語
言
，
而
其
中
有
許
多
語
言
是
沒
有
文
字
的

，
單
以
中
國
境
內
的
語
言
來
說
，
種
類
也
是
多
得
數
不
消
，
像
苗
人
丶
擺
夷
丶
僮
人
、
蒙
族
、
藏
族
和
高
山
族
，
每
一
族
就
有

一
種
的
語
言
，
但
這
些
各
地
的
万
言
大
都
沒
有
文
字
的
記
載
，
因
此
要
研
究
它
們
，
則
必
須
要
從
事
實
地
的
調
査
°
」

中
國
人
在
世
界
語
言
學
界
居
於
領
逍
地
位
的
，
是
趙
元
任
和
李
方
桂
，
他
們
兩
位
的
成
就
，

語
言
學
界
是
這
樣
的
分
別
：

趙
博
土
是
漢
語
語
百
學
之
父
，
而
李
博
士
則
被
封
為
非
澡
語
語
言
學
之
父
。

李
博
士
說
：
「
所
訒
非
漢
語
，

是
包
括
中
國
境
內
淫
邛
n
A
(國語
)
以
外
的
所
有
語
言

，
例
如
藏
語
、

蒙
古
語
、
苗
語
、
僮

語
、

漾
灣
高
山
族
的
語
言
等
都
是
。
」

在
非
漢
語
語
言
學
的
研
究
上
，
李
博
士
是
開
拓
者
，
同
時
，
也
沿
途
樹
立
了
指
標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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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
說
：
「
中
國
語
言
學
，
從
前
大
約
包
括
三
方
面
：
文
字
學
、

－
音
韻
學和
訓
詁
學
。

「
這
些
學
問
，
都
有
很
久
遠
的
歷
史
，
等
到
甲
骨
文
發
現
後
，
文
字
學
的
發
展
又
推
進
了

一
層
，
目
前
在
鎏
漓
的
國
學
家

們
也
針
對
文
字
學
冨
－音
韻
學
和
訓
詁
學
等
三
方
面
繼
繳
拥
拓
語
言
學
的
圍
地
。

「
任
何
一
門
學
問
必
須
不
斷
地
向
前
發
展
，
才
會
有
新
境
界
的
產
生

，
而
中
國
語
言
學
以
後
的
發
展
，
除
了
仍
要

繼
繽
上

述
三
方
面
的
研
究
外
，
應
該
多
研
究
中
國
境
內
各
地
的
方
言
，

譬
如
噩
漓
話
、
客
家
話
以
及
豪
璃
高
山
族
的
語
言
都
是
很
值
得

硏
究
的
方
向
。
」

不
可
否
認
的
，
國
內
語
言
學
的
發
展
始
終
停
於
起
步
階
段

，
因
爲
，
在
這
裏
，
大
多
數
人
都
學
英
文
、

學
習
其
它
語
言
的

人
出
路
太
少
，
不
過
，
李
敎
授
却
認
爲
，
語
言
學
值
得
在
國
內
提
倡

，
而
在
大
學
中
成
立
語
言
系
更
是
必
要
的
。

「
中
文
語
言
學
的
文
法
，
－音
韻
皆
與
一
般
語
文
學
的
原
理
有
關
連
，
缺
乏
這
方
面
的
知
識
，
則
對
中
廨
的
東
西
不
能
產
生

新
的
見
解
。
目
前
在
臺
灣
敎
英
文
的
不
少
，
但
敎
英
文
語
言
學
、
英
文
語
言
歷
史
的
人
則
很
少
，
當
然
有
興
趣
的
學
生
又
少
之

又
少
了
。
」

「
我
始
終
認
爲
，
敎
英
國
語
言
的
人
，

一
定
要
了
解
中
國
語
言
的
東
西
，
敎
中
國
語
言
的
人
必
須
懂
得
外
國
語
言
的
東
西

，

這
樣
，
橋
才
能
在
兩
方
搭
建
起
來
，
語
言
學
上
的
理
論
、
原
則
才
能
淄
通
，
同
時
，
中
國
境
內
有
多
少
語
言
，
各
地
方
言
的

種
類
，
這
些
問
題
也
應
知
道
，
又
如
，
苗
族
、
徭
族
、
擺
夷
、

蒙
族
和
滿
族
，
在
中
國
歷
史
上
是
很
重
要
，
唐
代
的
胡
人
，
吐

蕃
和
突
厥
皆
與
中
國
發
生
密
切
的
關
係
，
可
是
，
現
在
研
究
歷
史
的
人
多
數
只
用
中
文
材
料
，
而
不
用
其
本
來
的
語
言
材
料
，

則
所
獲
資
料
皆
非
第
一
手
，
故
無
法
作
深
入
的
瞭
解
，
還
有
，
中
國
的
佛
敎

書
籍
原
來
皆
用
梵
文
、
藏
文
記
載
，
如
能
了
解
梵

文
｀
藏
文
，
則
對
中
國
的
佛
敎
史
有
很
大
的
幫
助
，
菡
於
以
上
種
種
因
素

，
成
立
語
言
學
系
是
必
要
的
。
」

讀
書
與
童
年
憶
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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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
常
難
得
，
那
天
，
我
坐
在
中
研
浣
爲
李
博
士
夫
婦
預
備
的
宿
舍
中
，
用
喀
個
下
午
的
時
間
，
與
這
對
「
神
仙
伴
侶
」
閒

睏
。

李
師
母
的
京
片
子
，

眞
是
清
脆
好
聽

，
難
怪
崑
曲
同
好
稱
她
爲
金
嗓
子
。

車
子
還
沒
停
，
李
師
母
就
已
倚
在
客
廳
的
窗
旁
等
，
到
了
，
茶
水
：
點
心
，
她
就
忙
着
張
羅
，
就
在
李
師
母
忙
東
忙
西
間

，
她
忽
然
發
覺
：
「
痍
，
天
這
麼
熱
，
你
怎
麼
穿
了
件
長
袖
襯
衫
。
」

原
來
，
剛
洗
完
澡
的
李
博
士
，

聽
到
客
人
來

，
順
手
抓
了
件
衣
服
穿
，
不
是
李
師
母
提
醒
，
他
說
：
「
啊
！
我
怎
麼
不
知

是
件
長
袖
。
」
說
着
，
李
博
士
就
笑
了
起
來
。

喝
着
李
師
母
預
備
的
咖
啡
，
大
家
就
隨
興
地
聊
着
，
就
那
麼
自
然
，
話
題
竟
然
使
李
搏
士
圍
着
童
年
轉
，
說
讀
書
、
話
當

年
，
三
個
小
時
的
時
間
，
使
我
竟
然
有
羞
意
想
不
到
的
收
穫
。

「
我
是
山
西
人
，
由
於
父
親
是
在
廣
東
做
官
，
我
生
在
廣
東
，
一
直
到
九
歲
才
囘
到
北
京
。
」

十
分
奇
怪
的
，
當
他
十
歲
時
要
上
學
，
唸
的
就
是
所
廣
東
小
學
堂
。
「
那
是
廣
東
人
在
北
平
辦
的
一
所
小
學
，
在
北
平
宣

武
門
外
丞
相
胡
同
中
，
一
幢
平
房
，
收
了
三
班
學
生
，
其
中
一
半
都
是
廣
東
人
。
」

他
稱
這
所
學
校
是
「
野
鷄
學
校
」
，
「
因
爲
，
學
校
的
老
師
，
全
是
北
京
大
學
：
民
國
大
學
就
讀
的
學
生
，
他
們
利
用
課

餘
在
廣
東
學
堂
兼
差
，
賺
零
用
錢
，
因
此
，
他
們
不
僅
敎
國
文
、
算
術
，
還
敎
生
物
：
化
學
、
圓
盡
等
，
反
使
我
們
學
些
新
知

識
。
」做

了
三
年
廣
東
學
堂
學
生
，
他
就
與
四
位
親
戚
一
同
考
中
學
，
結
果
，
只
有
他
考
取
了
北
師
大
附屬
中
學
。

「
中
學
關
鍵
太
大
了
。
」
他
說
：
「
我
一
直
認
爲
，
唸
書
的
根
底
全
在
中
學
，
無
論
是
數
學
、
國
文
、
英
文
…

…

全
在
中

學
紮
菡

，
如
果
華
礎
打
不
好
，
要
唸
大
學
就
難
了
。
」

「
我
在
中
學
，
數
學
渲
物
理
、
化
學
、
英
文
成
績
都
好
，
只
有
國
文
不
太
好
。
」

對
作
文
，
李
博
士
一
向
就
怕
，
他
說
：
「
十
一
、
二
歲
年
紀
，
就
要
寫
論
文
，
我
最
怕
寫
了
，
常
常
二
十
五
個
字
一
行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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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
寫
因
行
就
交
巷

，
一
直
到
初
三
，
有
位
桐
城
派
的
老
先
生
敎
古
文
，
別
人
都
說
他
敎
得
好
，
我
就
耐
着
性
子
去
學
，
遇
到
作

文
課
，

一
訴
別
人
都
在
磨
桌
子
，
我
也
學
滔
磨
，
作
文
也
由
四
行
，
慢
慢
增
加
到
八
行
，
十
六
行
，
結
果
，
我
的
文
章
竟
寫
好

了
。
」成

爲
擧
世
知
名
的
學
者
，
可
是
，
囘
憶
從
前
，
他
堅
持
：
「
我
從
來
沒
有
用
過
功
。
」

他
從
小
到
大
湞
盡
的
訣
竅
是
：
上
課
絕
對
專
心
聽
講
，
下
了
課
就
甩
開
書
，

考
試
全
靠
在
堂
上
聽
講
得
來
的
知
識
。

師
大
附
中
畢
業
那
年

，
他
決
定
考
三
所
大
學
，

進
協
和
學
醫

，
湎
北
洋
大
學
學
工
，
其
次
是
考
清
華
學
堂
赴
美
；
「
三
所

大
旱
的
入
學
試
，

全
要
用
英
文
答
題
，
尤
其
是
協
和
還
必
須
作
英
文
口

試
。

「
在
那
段
時
期
，
我
是
眞
用
了
功
，

因
爲
科
科
考
英
文
，
非
頂
仙
不
可
，

結
果
我
買
了
敎
科
書
在
家
裏
看
；
高
興
的
是
三

所
學
校
全
考
取
了
。
」

在
左
思
右
昷
下
，

最
後
，
他
選
擇
了
沛
華
，
「
那
年
我
們
一
共
取
了
七
名
。
」

對
清
華
，
李
博
士
有
羞
太
多
的
倓
念
，

儘
管
已
經
是
七
十
多
的
人
了
，
可
是
，
當
年
浩
華
園
的
點
毘
滴
滴
，
他
依
然
榮
迴

在
心
中
。「

活
華
根
生
都
仕
校
，
管
得
嚴
極
了
，
每
週
六
下
午
可
以
囘
家
，
但
是
必
須
家
長
寫
假
條
，
結
果
，
我
們
人
人
都
有
家
長

們
誥
假
的
囧
單
，
－
蓋
章
就
可
以
出
校
門
，
餌
是
比
管
女
生
還
嚴
。

提
起
消
華
，

李
博
士
就
無
限
感
慨

，
十
分
砷
往
。
「
清
華
園
眞
芙
，

在
我
記
憶
中
極
深
，
那
時
的
清
華
，
在
北
平
城
西
，

原
是
消
朝
貝
勒
王
府
，
有
美
麗
雅
緻
的
花
園
，
眞
是
美
極
了
。

「
在
清
華
讀
完
預
利
，
我
一
直
想
，

去
美
國
是
學
工
，
還
是
學
理
。

「
幾
經
思
考
，
我
決
定
要
學
醫
，
因
爲
，
有
位
親
戚
就
勸
過
我
，
學
任
何
一
利
，
將
來
必
定
會
走
上
仕
途
，
可
是
做
官
必

須
靠
背
景
，
唯
有
學
醫

，
不
必
靠
人
，
只
要
靠
自
己
，
因
此
，
我
打
定
主
意
學
醫
。
」

在
美
國
期
間
，
他
專
心
爲
進
入
醫
科
作
準
備
，
拉
丁
文
、
希
臘
文
全
要
學
，
在
研
究
語
文
中
，
他
發
覺
語
言
學
的
奧
妙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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語
言
學
上
的
成
就

正
巧
，
密
歇
根
大
學
的
語
言
學
很
有
名

，
他
就
決
定
轉
學
語
言
學
。

李
搏
士
常
告
訴
人
，
語
言
學
他
是
學
來
試
試
看
的
，
結
果
，
一
試
可
就
抜
不
出
來
了
。

就
在
短
短
的
兩
年
中
，
他
先
後
完
成
了
三
個
學
位
—

l

最
快
｀

最
短
的
衝
刺
。

這
三
個
學
位
是
一
九
二
六
密
歇
根
大
學
畢
業
，
接
着
先
後
在
支
加
哥
大
學
領
取
碩
士
與
博
士
學
位
。

在
李
博
士
成
功
的
生
涯
中
，
語
言
學
鼻
祖
花
田
及
沙
披
爾
兩
人
居
功
極
大
。

李
師
母
曾
經
這
樣
說
過
：
「
三
十
八
年
以
前
，
方
桂
以
清
華
留
學
生
資
格
，
來
到
密
歇
根
大
學
，
兩
年
修
完
了
他
的
學
位

，
以
後
轉
到
芝
加
哥
大
學
，
在
那
裏
他
遇
到
語
言
學
的
鼻
祖
花
田
及
沙
披
爾
兩
位
先
生

，
方
桂
在
兩
年
中
而
出
名
門
，
由
此
也

奐
定
了
他
終
身
的
菡
業
。
如
今
這
二
位
大
師
都
下
世
多
年
了
．
，當
時
由
於
他
們
的
卓
識
，
在
看
了
方
桂
的
一
篇
報
告
後，
就
認

爲
可
以
發
展
成
爲
博
士
論
文
，
於
是
，
那
時
才
動
手
申
請
博
士
考
試
。
他
的
論
文
已
完
成
半
年
以
後
才
到
頒
授
學
位
的
時
期
優

哉
游
裁
，
沙
老
師
又
爲
他
安
排
資
金
到
哈
佛
大
學
游
學
牛
年
才
囘
來
得
學
位
，
今
日
小
有
成
就
，
二
大
師
不
及
見
他
們
手
植
的

碩
果
，
至
堪
悲
惜
。
」

在
領
取
學
術
界
殊
榮
l
|

密
歇
根
大
學
榮
晷
文
學
博、
士
時
，
該
校
語
言
系
主
任
，
對
李
博
士
一
生
的
成
就
，
有
羞
極
生
動

而
深
入
的
敍
述
：

「
李
方
桂
是
本
校
一
九
二
六
班
文
學
士
，
他
在
本
校
大
學
部
表
現
了
優
異
的
成
績
之
後
，
轉
入
芝
加
哥
大
學
，
很
快
的
就

在
印
地
安
語
言
學
方
面
，
樹
立
下
超
羣
的
成
就
，
接
涪
，
他
就
把
仙
廣
泛
的
研
究
範
圍
擴
充
到
中
國
古
－
音
韻
學
漢
藏
語
言
系
統

，
一
直
到
整
個
泰
語
系
的
比
較
和
歷
史
研
究
，
他
的
賞
地
工
作
是
精
確
而
巖
泛
，
他
的
分
析
方
法
是
巧
箕
而
巧
妙
，
而
他
的
敍

述
說
理
，
更
是
簡
明
而
透
徹
，
這
三
個
條
件
，
不
但
使
他
在
個
別
語
言
研
究
上
樹
立
了
絕
對
權
威
，
同
時
它
們
也
早
就
成
了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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般
語
言
學
工
作
者
的
模
範
和
榜
樣
。
他
對
於
學
術
上
的
努
力
是
本
於
不
自
私
的
熱
誠
，
而
在
事
業
的
接
觸
上
，
更
一
直
表
現
出

他
的
開
放
4
栄
爽
和
大
方
。
所
以
不
論
是他
的
同
輩
和
後
進
，
無
一
不
是
親
愛

而
又
佩
服
他
的
，
他
對
後
輩
的
提
撈
尤
其
熱

心
。
」他

的
門
生
丁
邦
新
曾
說
：
「
李
先
生
的
研
究
中
，
除
去
印
地
安
語
外
，
臺
語
、
藏
語
，
無
一
不
與
漢
語
有
密
切
的
關
聯
，

可
以
說
先
生
的
主
要
貢
獻
，
在
於
對
漢
藏
語
族
的
研
究
，
一
九
五
二
年
'
R
o
b
e
r
tS
h
a
f
e
r及
M
o
r
r
i
sS
w
a
d
e
s
h提

出
一
個
新
頴
說
法
，
認
爲

A
t
h
a
b
a
s
k
a
n語
跟
漢
語
也
有
某
種
程
度
的
縣
係
，
最
近
又
有
別
的
人
重
提
舊
事
，
這
一
個
說

法
意
外
地
把
李
先
生
印
地
安
語
的
研
究
也
跟
漢
語
研
究
連
結
在
一
起
，
現
在
對
這
一
新
問
題
，
李
先
生
是
語
言
學
界
唯
一
的
一

位
最
有
資
格
評
斷
的
學
者
。
」

丁
邦
新
推
崇
李
先
生
的
治

學
態
度
，
他
說
：
「
先
生

爲
學
的
態
度
極
其
嚴
謹
，

敎
學
的
態
度
極
其
熱
誠
，
工
作
更
是
認
眞

，
專
心
致
志
，
恒
久
不
輟
。
」

這
幾
十
年
來
研
究
語
言
學
的
中
國
學
者
，
都
或
多
或
少
受
到
李
先
生
的
影
啓
，
著
名
的
如
董
同
龢
、
周
法
高
｀
張
琨
等
諸

先
生
無
一
不
是
向
李
先
生
請
盎
過
的
，
不
僅
中
國
學
者
如
此
，
其
他
如
美
國
的
研
究
漢
藏
語
的
學
者
許
多
人
都
在
書
文
的
序
或

腮
注
式
的
謝
啓
裏
謝
謝
李
先
生
的
指
滇
。
著
名
的
如

N
i
c
h
o
l
a
s

Bodman`Hugh 

S
t
i
m
s
o
n
等
人
，
從
這
裏
我
們
可
以

見
到
先
生
對
於
語
言
學
界
的
影
響
。

已
故
的
語
言
學
家
薫
同
龢
就
說
過
：
「
我
的
文
章
裏
面
嚴
謹
的
說
法
，
都
是
李
先
生
的
訓
練
，
不
該
推
論
的
地
方
就
不
說

話
。
」在

中
央
研
究
院
的
文
史
研
究
圈
中
，
「
李
先
生
」
三
個
字
，
代
表
的
是
敬
愛
｀
尊
重
和
仰
慕
，
而
李
先
生
對
學
生
們
常
鼓

勵
的
話
是
：
有
些
問
題
放
在
腦
筋
裏
，
隔
些
時
候
也
許
觸
類
旁
通
。
有
些
文
章
寫
好
以
後
稍
擱
一
下
，
不
要
急
着
發
表
，
要
使

作
品
有
經
久
的
學
術
價
值
，
必
須
經
過
深
思
熟
慮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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洒
脫
的
人
生
戳

認
識
李
先
生
夫
婦
已
經
八
年
了
，

這
其
間
，
他
們
兩
人
曾
艇
胭
囘
國
，
每
一
次

，
我
們
都
會
見
面
唔
談
。

很
奇
怪
的
是
，
八
年
來
，
這
對
夫
婦
始
終
年
輕
，
「
歲
月
」
在
他
倆
的
身
上
似
乎
落
不
下
痕
跡
，
反
而
更
增
添
了
滋
潤
。

瘦
長
身
形
的
李
博
士
，
溫
文
儒
雅
，
臉
上
、
眼
中
，
始
終
帶
着
慈
祥
的
笑
容
，

而
李
太
太
，
親
切
和
藹
，

對
人
尤
其
熱
摯

，
面
對
這
樣
一
對
長
者
，
使
人
直
彷
彿
囘
到
了
遙
遠
的
北
平
故
國
中
。

美
食
、
笛
子
和
運
動
，

是
這
對
學
人
夫
婦
精
神
生
活
的
一
環
，
「
在
夏
威
夷
，
我
和
李
先
生
每
天
必
定
要
游
囘
家
」
，

李

師
母
得
意
地
說
着
，

我
想
，

這
就
是
他
倆
永
遠
散
放

「
年
輕
」
氣
息
的
原
因
之
一
了
。

我
曾
間
過
李
先
生
，
他
的
人
生
觀
是
什
麼
，
他
的
答
覆
簡
短
而
乾
脆
：
「
我
這
人
馬
馬
虎
虎
得
很
。
」

他
說
：

「
這
一
生
我
都
是
隨
着
興
趣
兩
僭
字
」
，
對
語
言
學
發
生
了
興
趣
，

又
就
硏
究
六
十
年

，
「
沒
有
野
心
，
只
有
興

遹
，
我
不
想
做
大
官
，

更
不
想
發
大
財
。
」

他
說
，
他
的
嗜
好
也
永
遠
是
跟
着
興
趣
走
，

在
清
華
唸
書
時
，

喜
歡
打
網
球
，
出
闞
留
學
喜
歡
打
橋
牌
，
唸
中
學
時
會
下

圍
棋
，

而
痲
將
更
是
從
小
就
會
了
，

再
如
繪
盡
、

美
術
、

－
音
樂，
他
全
有
興
趣
，
「
可
以
說
，

玩
的
東
西
我
都
有
興
趣
。
」

李
師
母
是
崑
曲
名
家
，

說
起
李
博
士
的
學
會
吹
笛
，
也
是
件
饒
有
趣
味
的
事
，

尤
其
是
由
李
師
母
媽
媽
道
來
。

「
抗
戰
時
，

我
們
在
成
都
，

沒
事
時
學
校
的
同
事
就
聚
在
一
起
唱
曲

，
可
惜
，
會
吹
笛
的
只
有
一
個
人
，
因
此
，
每
次
大

家
輪
個
半
天
也
輪
不
到
唱
一
曲
，
大
概
是
方
桂

看
我
們
這
些
戱
迷
太

可
憐
了
，
有
天
就
問
那
位
吹
笛
的
先
生
，
『
吹
笛
難
不
難

』
，
囘
到
家
，

李
先
生
就
每
天
拿
着
笛
子
不
出
聲
的
練
習

，
到
了
一
個
時
期

，
他
就
吹
出
聲
來
練
習
。

「
有
一
天
到
了
聚
會
中
，

我
就
對
人
說
，

今
天
好
了

，
吹
笛
的
增
加
－
人
，
大
家
起
初
都
不
相
信
，

直
到
李
先
生
拿
出
笛

子
來
吹
可
把
大
家
驚
住
了
，

一
曲
吹
完
，
人
人
讚
好
，

都
不
相
信
默
默
中
他
練
得
這
麼
好
，
於
是
，
人
人
都
要
他
配
曲
，
我
只

得
跟
人
說
：

『
不
行
，
因
爲
他
只
學
會
了
思
几
中
的
這
一
段
。
』
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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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
師
母
說
，
這
是
李
先
生
的
長
處
，
不
做
事
則
罷
，
一
做
事
必
定
仔
細
而
專
箱
地
做
下
去
，
在
沒
有
做
成
前
絕
不
放
棄
。

李
師
母
的
烹
飪
和
文
章
，
都
是
膾
炙
人
口
的
，
她
曾
經
出
版
過
一
本
食
胭
，
其
中
每
一
幅
美
食
的
照
片
，
就
出
自
李
先
生

之
手
；
而

「
徐
櫻
」
這
個
名
字
所
寫
下
的
憶
苞
索
往
性
的
文
章
，
也
是
極
獲
好
評
的
。

在
李
先
生
諸
多
嗜
好
中
，
最
最
令
他
入
迷
的
還
是
「
讀
書
」
了
。

他
說
：
「
我
喜
歡
看
國
，
不
過
，
我
是
雜
亂
無
章
的
看
，
有
書
就
看
。
」

除
了
學
術
性
的
書
外
，
李
先
生
更
是
位
小
說
迷
，
因
此
，
他
對
國
內
作
家
的
霍
，
都
如
數
家
珍
，
每
部
書
他
所
提
出
的
批

評
都
是
中
肯
得
很
，
直
如
行
家
。

．

李
先
生
不
僅
愛
看
書
，
而
且
也
好
收
茱
書
，
家
中
堆
得
滿
滿
的
，
對
這
些
盂
，
李
博
士
形
容
：
「
到
我
手
中
的
書
，
總
與

我
所
學
多
少
有
些
朐
係
。
」
這
次
囘
來
，
他
特
別
將
自
己
藏
書
的
三
分
之
一
帶
了
囘
來
，
悉
數
送
給
中
研
院
史
語
所
，
這
兩
千

多
冊
的
害
運
到
時
，
史
語
所
的
同
仁
都
極
高
興
：
「
好
些
都
是
極
昂
貴
的
珍

貴
書
籍
。
」
面
對
着
這
批
贈
書
，
這
位
「
非
漢
語

語
言
學
之
父
」
的
滿
腔
心
思
，
就
可
以
瞭
然
了
，
也
因
此
，
國
內
的
學
人
對
他
更
是
敬
重
了
。

在
旅
外
學
人
掀
起
「
囘
歸
」
風
的
時
候
，
李
博
士
却
帶
湝
砉
囘
來
。

前
陣
子
，
美
國
國
家
科
學
院
曾
選
取
了
十

多
位
語
言
學
家

，
預
備
組
成
一
個
訪
問
團
到
中
國
大
陸
，
接
到
通
知
，
李
博
士

拒
絕
了
，
他
的
理
由
很
特
別
：
「
我
是
在
中
鬬
大
陸
生
長
的
人
，
那
裏
的
景
色
我
是
太
熟
悉
了
。
」

婉
轉
的
理
由
中
，
滿
含
着
深
蘊
的
悄
懍
，
接
着
，
他
就
整
理
行
裝
，
快
快
樂
樂
地
囘
來
了
。

他
說
：
「
住
満
了
一
年
，
也
許
我
會
再
延
一
年
。
」
話
－
音
中，
散
放
着
快
樂
，
洋
淪
着
滿
足
。

我
總
這
樣
想
，
他
箕
是
位
洒
脫
丶
率
眞
而
儒
雅
的
學
者
。

李
方
桂
主
要
著
作
：
®
一
九
四
0
年
在
上
海
出
版
的
「
龍
州
土
語
」
。
＠
一
九
五
六
年
臺
北
出
版
的

「
武
鳴
土
語
」

。
®
一

九
三
0
年
芝
加
哥
大
學
出
版
的
M
a
t
t
o
l
e
An 

Athabaskan 

L
a
n
g
u
a
g
e
。
®
另
有
七
十
篇
研
究
專
文
，
分
判
中

研
院
歷
史
語
言
研
究
所
凍
列
、
專
刊
、
及
圈
際
性
專
刊
上
。




